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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亦
有道
阿 杜

早
年
︵
二○

○

八
年
︶
鞏
俐
嫁
給
新
加
坡
公
民
後
，
公

開
宣
布
入
籍
新
加
坡
，
在
該
國
引
起
軒
然
大
波
，
在
該
國

藝
人﹁
公
眾
滿
意
度
調
查
中﹂
她
從
排
名
第
二
名
驟
然
跌

至
榜
末
，
顯
然
被
新
加
坡
同
胞
認
為
是
國
家
大
事
，
以
致

聲
譽
大
跌
致
使
鞏
俐
年
來
不
大
願
意
回
新
加
坡
，
問
題
是

出
於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籍
法
中
不
承
認
公
民
持
有
雙

重
國
籍
，
故
此
鞏
俐
必
須
自
動
放
棄
中
國
國
籍
才
能
入
籍

星
洲
，
然
而
此
刻
鞏
俐
若
公
開
聲
明
放
棄﹁
新
籍﹂
，
從

此
不
再
是﹁
新
加
坡
人﹂
又
會
引
起﹁
新
人﹂
之
攻
擊
，

引
起
群
眾
反
感
，
有
人
更
罵
之
為
叛
國
。

但
話
說
回
來
，
這
意
味
着
，
仍
有
大
部
分
華
裔
人
士
認

為
國
籍
並
不
等
於
從
此
不
是﹁
中
國
人﹂
，
不
是
叛
國
，

否
則
，
凡
是
僑
胞
都
是﹁
叛
國﹂
了
，
由
此
又
引
起
一
番

爭
論
，﹁
國
籍﹂
不
等
於
民
族﹁
如
此﹂
，
僑
胞
在
沒
有

做
出
傷
害
祖
國
的
事
，
又
怎
能
加
上﹁
叛
國﹂
的
帽
子
，

譬
如
受
祖
國
訓
練
的
著
名
運
動
員
，
卻
持
外
國
國
籍
。
鞏

俐
在﹁
國
籍
法﹂
上
也
不
能
入
籍
新
加
坡
，
如
此
變
成

﹁
兩
頭
不
到
岸﹂
，
但
當
時
鞏
俐
的
丈
夫
是
新
加
坡
人
，

她
的
職
業
是
國
際
影
星
，
她
的
舞
台
早
就
不
限
於
一
國
，

為
了
婚
姻
愛
情
，
而
轉
移
國
籍
怎
會
是
叛
國
醜
事
？
若
是

男
士
娶
了
個
洋
妞
，
如
李
小
龍
早
年
娶
了
個
洋
妞
，
姜
文

娶
了
個
外
國
妞
，
都
沒
有
招
來
惡
感
，
如
此
又
是
哪
門
邏

輯
？
又
如
世
界
排
球
名
將
郎
平
，
為
中
國
隊
替
美
國
隊
做

教
練
，
反
贏
中
國
隊
，
我
們
也
沒
有
異
說
，
因
此
這
一
役

對
於
鞏
俐
來
說
是
不
公
平
的
，
鞏
俐
大
可
放
棄
國
籍
之
距

離
，
放
棄
國
籍
之
分
歧
，
像
藝
術
家
畢
加
索
梵
高
一
樣
，

他
稱
自
己
是
荷
蘭
人
，
法
國
人
，
丹
麥
人
，
甚
少
人
作
出

爭
議
，
反
正
是
北
歐
的
藝
術
家
，
各
地
之
藝
術
界
爭
議
並

不
大
，
畢
家
索
，
便
是
畢
加
索
好
了
。

畢
家
索
便
是
畢
加
索

﹁
娼
業
嫖
經
，
世
人
視
為
穢
事
，
正
統
史
家
更
恥

論
之
，
以
致
資
料
淪
落
湮
沒
。
如
今
要
從
零
碎
之
極

的
資
料
重
整
印
象
，
實
在
談
何
容
易
，
我
得
承
認
我

只
一
麟
半
爪
的
掌
握
一
點
點
，
便
妄
自
尊
大
地
寫
起

風
月
史
來
了
。﹂

以
上
一
番
話
，
出
自
吳
昊
︽
塘
西
風
月
史
︾
的
前
言
。

也
是
他﹁
妄
自
尊
大﹂
、
決
為
香
港
當
年
的
煙
花
之
地
留

史
的
原
因
。
正
如
他
所
言
，﹁
正
統
史
家﹂
恥
為
之
，
就

讓﹁
非
正
統
史
家﹂
的
「
掌
故
專
家﹂
為
之
吧
。

所
謂﹁
史﹂
，
︽
塘
西
風
月
史
︾
也
非﹁
正
統
史
家﹂

的
撰
寫
法
，
而
是
點
滴
成
史
；
將
塘
西
的
發
跡
過
程
、
酒

家
妓
寨
、
妓
事
豔
聞
，
一
則
一
則
的
書
寫
下
來
，
既
無
正

史
之
繁
，
也
無
道
德
之
悶
，
讀
之
賞
心
樂
事
。

吳
昊
是
剪
報
大
王
，
將
歷
年
所
閱
，
認
為
有
用
者
即
揮

剪
成
一
塊
，
再
彙
而
存
之
，
其
中
便
有
不
少
塘
西
舊
事
，

可
惜
，
正
如
他
在
︿
前
言
﹀
所
說
：

﹁
本
人
一
向
有
剪
報
習
慣
，
只
是
早
年
較
大
意
疏
忽
，

以
致
沒
有
把
剪
存
文
字
標
上
日
期
和
出
處
，
例
如
何
行
專

欄
︽
說
黃
道
黑
︾
、
鳳
三
及
神
槍
手
︽
燈
紅
酒
綠
女
兒

香
︾
、
司
馬
雙
城
︽
天
涯
浪
墨
︾
、
大
寫
華
︽
六
點
半
雜

記
︾
、
呂
大
呂
︽
白
頭
飲
客
記
塘
西
︾
、
武
小
路
︽
衣
食

住
行
︾
等
，
都
淪
為﹃
資
料
莫
問
出
處﹄
了
。﹂

單
看
上
述
的
專
欄
題
目
，
便
知
是
極
有
用
的
資
料
，
只
嘆
缺
了
日

期
、
出
處
，
有
學
者
便
說
價
值
打
了
個
折
扣
；
雖
然
如
此
，
但
我

想
，
若
能
將
這
些
資
料
再
編
集
影
印
出
版
，
對
研
究
者
來
說
，
仍
有

參
考
價
值
。

吳
昊
除
了
根
據
這
些
零
星
資
料
撰
史
之
外
，
還
靠
口
述
歷
史
。
例

如
兩
大
闊
佬
為
搶
名
妓
楚
雲
，
竟
然
出
到
燒
銀
紙
鬥
闊
的
傳
聞
，
歷

來
版
本
甚
多
，
吳
昊
透
過
中
環
金
舖
老
掌
櫃
的
口
述
，
掌
握
了
極
為

可
信
的
資
料
，
寫
下
了
︿
燒
銀
紙
大
決
鬥
﹀
那
篇
。
決
鬥
雙
方
，
一

為
星
洲
黃
姓
富
商
之
子
，
另
為
本
土
富
豪
李
大
爺
。
兩
人
究
竟
共
燒

了
多
少
銀
紙
，
不
可
考
，
但
第
一
輪
就
各
燒
了
一
百
元
，
吳
昊
這
麼

寫
：﹁

旁
觀
者
只
看
得
暗
地
裡
神
傷
，
要
知
道
塘
西
飲
客﹃
繡
花
枕

頭﹄
得
個
樣
居
多
，
而
普
通
打
工
仔
每
月
入
息
只
四
五
十
元
︵
其
時

一
元
可
買
五
十
斤
米
，
五
元
可
裁
製
一
件
旗
袍
，
一
千
元
可
買
三
層

樓
︶
，
眼
見
多
到
自
己
成
世
都
冇
機
會
搵
到
時
，
簡
直
無
限
感
觸
。﹂

吳
昊
從
當
年
的
收
入
、
物
價
來
比
較
這
次
鬥
燒
決
鬥
，
可
見
戰
況

之
慘
烈
，
時
間
是
由
晚
上
十
二
時
開
始
，
一
直
燒
到
早
上
八
時
，
星

洲
富
豪
後
勁
不
繼
，
蓋
銀
根
在
星
，
遠
水
不
能
救
近
火
，
終
由
本
土

大
爺
抱
得
美
人
歸
。

吳
昊
寫
︽
塘
西
風
月
史
︾
，
不
以
正
統
史
筆
為
之
，
也
不
以
規
範

語
體
文
寫
之
，
而
是﹁
我
用
了
頗
多
廣
東
話
俗
字
語
詞
，
為
的
是
想

把
握
那
種
香
港
城
市
的
俚
俗
狹
邪
作
風
，
又
想
把
苦
悶
的
硬
板
資
料

活
現
在
大
家
眼
前﹂
，
原
來
如
此
，
我
等
香
港
人
，
我
等
廣
府
人
，

讀
來
那
末
興
趣
盎
然
了
。

此
書
看
似
一
段
一
段
的
散
章
湊
成
，
但
由
水
坑
口
講
到
塘
西
，
順

序
而
勾
勒

出
煙
花
之

地
的
軼
聞

軼
事
，
亦

見
規
模
；

但
是
否
信

史
，
有
勞

考
證
家
去

根

究

好

了
。

吳昊談風月

兒
子
和
女
兒
性
格
各
異
，
仔
仔
小
B
特
別

愛
吃
，
我
對
症
下
藥
，
特
別
對
仔
仔
定
下
很

多
吃
的
規
矩
。
例
如
大
伙
兒
聚
餐
，
他
不
可

第
一
個
開
動
，
最
漂
亮
的
那
一
件
不
可
夾
給

自
己
，
不
可
飛
象
過
河
，
不
可
將
餸
菜
翻
來

覆
去
。
他
是
聽
從
的
，
除
非
面
前
出
現
他
的
至

愛
：
黑
椒
牛
柳
和
龍
蝦
伊
麵
，
他
會
失
控
，
連
我

的
眼
神
也
會
失
效
。

餐
桌
禮
儀
是
我
重
視
的
，
因
為
這
是
家
教
，
不

過
，
原
來
吃
的
教
育
確
實
會
防
不
勝
防
︱
︱
某

次
，
老
友
請
客
，
他
竟
將
餐
牌
交
小
B
點
菜
，
大

件
事
，
小
男
孩
除
了
點
漢
堡
包
和
快
餐
之
外
，
從

未
負
過
如
此
重
責
，
他
竟
不
慌
不
忙
地
向
着
部
長

說
：﹁
這
裡
什
麼
最
好
吃
的
，
拿
來
罷
！﹂
哎

吔
，
小
B
看
電
視
劇
太
多
，
怎
麼
唸
上
這
句
對

白
，
嚇
得
我
回
家
又
要
好
好
教
導
。

小
B
漸
長
大
，
自
己
在
外
面
吃
飯
的
機
會
多

了
，
來
來
去
去
都
是
快
餐
店
。
直
至
那
趟
相
約
朋

友
仔
在
大
排
檔
慶
祝
生
日
，
每
人
點
一
個
菜
，
到

他
了
，
他
見
魚
缸
有
瀨
尿
蝦
，
自
覺
想
吃
，
不
如

提
出
一
試
，
老
闆
立
即
落
嘴
頭
：﹁
細
佬
要
大
隻

定
細
隻
？﹂
仔
仔
不
客
氣
，
要
大
的
。
幾
個
小
子

飽
餐
之
後
，
才
發
覺
原
來
要
畀
好
多
錢
。
唉
，
此

回
又
要
好
好
教
育
。

女
兒
不
怎
愛
吃
，
但
，
每
次
在
沙
田
雞
粥
吃

飯
，
她
都
好
奇
：﹁
一
蚊
一
碗
雞
粥
，
是
真
的
嗎
？﹂
我
認

真
地
答
，
當
然
是
真
，
這
是
食
肆
的
招
徠
術
，
注
意
光
顧
時

段
要
在
晚
上
九
時
半
之
後
，
當
年
女
兒
十
二
歲
左
右
，
她
竟

約
好
兩
位
住
沙
田
小
朋
友
深
夜
去
一
嘗
一
蚊
一
碗
的
雞
粥
，

每
人
身
上
只
帶
一
蚊
。
茶
芥
全
上
，
三
粥
下
肚
放
下
三
元
準

備
離
開
，
怎
料
熱
毛
巾
下
面
有
賬
單
，
茶
位
每
人
八
元
，
雞

粥
三
元
，
免
加
一
，
盛
惠
廿
七
元
，
三
女
孩
立
即
急C

all

家

人
救
駕
，
又
一
教
訓
。

這
些
故
事
，
想
不
到
最
近
竟
發
生
在
我
這
老
媽
身
上
，
話

說
聖
誕
節
，
丈
夫
一
口
咬
定
吃
中
餐
，
我
訂
了
一
間
老
字
號

河
鮮
食
肆
，
電
話
留
座
，
女
經
理
已
游
說
，
要
飲
湯
嗎
？
我

想
起
老
友
教
落
，
湯
者
劏
也
，
可
大
可
小
，
婉
拒
了
；
又
問

要
煎
焗
魚
嘴
嗎
？
要
早
訂
，
否
則
無
得
食
。
明
知
幾
個
年
輕

人
不
吃
魚
頭
，
O
K
，
就
訂
了
六
隻
，
魚
頭
貴
極
有
限
。

大
砂
煲
上
枱
，
六
件
魚
嘴
在
煲
底
，
侍
應
珍
而
重
之
將
六

隻
魚
嘴
放
在
六
隻
小
菜
上
，
我
一
人
也
吃
了
三
件
。
結
賬
才

知
魚
嘴
四
十
二
両
共
四
百
元
，
即
約
七
十
元
一
件
，
嚇
得
我

呱
呱
叫
，
肉
痛
也
。

兩
小
鬼
見
狀
，
已
決
定
當
我
再
取
笑
他
們
瀨
尿
蝦
和
雞
粥

時
，
煎
焗
魚
嘴
將
是
他
們
的
擋
箭
牌
，
救
命
，
看
來
，
我
也

要
接
受
吃
的
教
訓
啊
。

吃的教育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今
年
大
家
都
收
了
甚
麼
聖
誕
禮
物
？
巧
克

力
、
紅
酒
、
香
水
、
手
機
？

這
麼
多
年
，
收
過
的
聖
誕
禮
物
早
成
過
眼
雲

煙
，
卻
有
一
年
看
過
篇
︽
讀
者
文
摘
︾
文
章
寫

聖
誕
送
禮
，
至
今
仍
記
得
。
這
雜
誌
現
已
不
流

行
了
，
我
們
小
學
時
卻
是
公
認
的
優
質
家
庭
刊
物
，

尤
其
笑
話
是
勁
好
笑
。
美
國
雜
誌
，
十
二
月
號
多
有

聖
誕
禮
物
指
南
，
給
大
家
出
主
意
選
禮
物
。

某
年
有
篇
短
文
，
作
者
教
大
家
買
禮
物
可
以
講
心

不
講
金
，
不
花
錢
也
可
逗
親
人
開
心
。
比
如
，
媽
媽

喜
歡
手
錶
，
就
從
不
要
的
舊
雜
誌
廣
告
剪
下
一
款
名

貴
手
錶
送
她
；
爸
爸
想
要
跑
車
，
就
用
鮮
紅
硬
卡
紙

和
雪
條
棍
，
造
輛
小
模
型
車
給
他
。
只
夠
錢
買
聖
誕

樹
，
但
沒
錢
買
昂
貴
的
燈
飾
、
閃
金
天
使
、
玻
璃

球
？
不
要
緊
，
作
者
教
大
家
從
舊
雜
誌
上
剪
下
飾
物

掛
上
就
可
以
了
，
反
正
平
面
和
立
體
都
一
樣
，
色
彩

繽
紛
，
同
樣
漂
亮
。
他
還
教
讀
者
去
廚
房
爆
一
大
盆

白
色
玉
米
花
，
用
幼
線
穿
成
長
短
參
差
的
一
串
串
，

掛
在
聖
誕
樹
上
當
雪
花
。
這
主
意
最
迷
人
了
，
馬
上

想
到
戲
院
爆
谷
的
熱
甜
香
，
不
過
多
年
來
也
一
直
覺
得
可
疑
：

玉
米
花
真
的
可
以
用
線
穿
牢
嗎
？
即
使
掛
上
了
，
豈
不
引
來
螞

蟻
和﹁
小
強﹂
？
要
爆
多
少
玉
米
才
掛
得
滿
一
棵
樹
呢
？

其
實
爆
玉
米
花
是
蠻
洋
化
的
玩
意
，
我
們
小
時
只
知
道
爆
谷

是
從
戲
院
那
個
神
奇
的
機
器
掉
下
來
的
，
並
不
知
道
原
來
家
裡

也
可
以
爆
，
家
裡
更
未
有
過
真
的
聖
誕
樹
，
也
沒
收
過
正
經
的

聖
誕
禮
物
。
見
到
老
美
雜
誌
這
麼
寫
，
我
們
就
這
麼
看
，
始
終

也
是
像
霧
又
像
花
的
美
麗
想
像
而
已
。
現
實
中
，
我
們
小
學
同

學
之
間
的
聖
誕
禮
物
，
是
用
紅
花
紙
包
一
包
檸
檬
夾
心
餅
、
或

一
條
嘉
頓
生
命
麵
包
，
斤
両
十
足
，
毫
不
浪
漫
。

我
們
讀
教
會
小
學
，
聖
經
故
事
琅
琅
上
口
，
但
真
正
想
的
就

是
吃
西
餐
而
已
。
因
我
最
小
，
所
以
每
年
爸
媽
都
會
在
聖
誕
前

只
帶
我
一
個
去
吃
西
餐
。
記
得
三
人
穿
戴
整
齊
，
坐
車
去
旺

角
，
見
到
黃
昏
燈
飾
亮
起
，
心
中
興
奮
。
可
惜
每
次
爸
媽
都
吵

架
收
場
，
去
時
三
人
興
高
采
烈
，
回
時
二
人
不
瞅
不
睬
，
是
我

的
聖
誕
童
年
陰
影
。

聖誕有禮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上
海
是
陽
澄
湖
啖
蟹
之
旅
的
根
據
地
，
勾
留
三
天
兩

夜
，
既
可
拆
蟹
，
更
可
紓
緩
前
奏
浙
東
遊
緊
密
行
程
帶
來

的
勞
累
感
。
可
也
有
人
還
是
抓
緊
時
間
，
安
排
加
插
各
項

節
目
，
有
人
拆
蟹
後
順
遊
沙
家
浜
蘆
葦
蕩
、
有
人
行
街
購

物
、
有
人
尋
找
美
食
、
有
人
逛
博
物
館
…
…
各
適
其
適
。

選
遊
新
開
幕
的
震
旦
博
物
館
，
因
為
它
是
安
藤
忠
雄
第
一

個
在
中
國
完
成
的
設
計
項
目
。
面
積
逾
六
千
平
方
米
的
博
物

館
，
外
表
上
其
實
根
本
看
不
出
安
藤
忠
雄
的
設
計
，
因
為
完

全
沒
用
上
著
名
清
水
模
的
建
築
模
式
，
留
下
只
有
低
調
的
淺

灰
色
玻
璃
外
牆
的
幾
何
體
，
到
了
夜
晚
，
就
像
月
光
寶
盒
一

樣
的
燦
爛
發
光
閃
亮
。

聽
同
遊
的
高
教
授
說
，
目
前
，
上
海
已
經
有
了
民
生
美
術

館
、
喜
馬
拉
雅
美
術
館
等
私
人
博
物
館
，
但
基
本
以
當
代
藝

術
為
主
，
震
旦
博
物
館
的
展
品
則
主
要
以
文
物
為
主
。
在
館

內
轉
了
一
圈
，
發
現
展
品
有
不
少
值
得
一
看
的
國
寶
級
文

物
。
從
二
樓
到
六
樓
，
依
次
為
：
古
代
陶
俑
特
展
廳
、
歷
代

玉
器
展
廳
、
青
花
瓷
器
展
廳
、
古
器
物
學
研
究
中
心
與
佛
教

造
像
展
廳
。
各
個
展
廳
又
分
成
精
品
展
區
、
主
題
展
區
和
研

究
展
區
。
每
一
層
因
為
展
廳
主
題
不
同
，
都
呈
現
不
同
的
視

覺
風
格
和
空
間
氛
圍
。
每
一
層
的
研
究
展
區
的
內
容
從

﹁
料
、
工
、
形
、
紋﹂
的
角
度
對
展
品
加
以
分
析
、
展
示
，

這
是
震
旦
博
物
館
的
一
大
特
色
。

據
介
紹
得
知
，
博
物
館
近
萬
件
的
館
藏
，
全
是
震
旦
集
團

董
事
長
三
十
多
年
來
搜
集
的
個
人
珍
藏
，
其
中
很
多
是
國
寶
級
的
古
代

器
物
。
有
錢
商
人
搜
羅
文
化
藝
術
品
的
多
不
勝
數
，
但
能
夠
慷
慨
地
公

諸
同
好
，
卻
不
多
見
。
專
誠
興
建
、
開
設
私
人
博
物
館
，
保
存
文
化
遺

產
，
讓
公
眾
更
便
捷

地
接
觸
這
些
傳
承
悠

久
的
文
化
精
華
，
也

是
回
饋
社
會
的
公
益

事
業
，
但
願
陸
續
有

來
吧
！

文化藝術回饋社會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去北京的遊客，很少有人不去香山公園遊覽
的。因為它峰巒疊翠，泉沛林茂，鳥啼蟲鳴，文
物古蹟豐富，人文底蘊深厚，亭台樓閣遍佈，古
樹名木眾多，是一座著名的具有皇家園林特色的
大型山林公園。香山不僅是著名的賞楓景點，更
是充滿佛教傳奇的勝地。
在企業任職期間，我與老申一起出差去北京洽
談新產品。第一天洽談沒有成功。第二天適逢星
期天，對方單位休息。於是我便和老申一起去香
山公園散心。雨後香山，碧空如洗，滿眼綠樹，
青翠欲滴。位於香山公園北側的碧雲寺始建於元
代，六百多年來久負盛名。從清代乾隆時起，更
因其皇家寺廟的顯赫地位和精美絕倫的雕塑藝術
而聲名遠播。瞻仰過山門大殿和孫中山紀念堂，
工作人員將我們領進了著名的五百羅漢堂。一千
一百平方米的大廳寬闊壯觀，五百零八尊羅漢，
木雕金漆，依田字排列，井然有序。每尊羅漢高
一點五公尺，身材大小與常人相同。其形象姿態
十分生動：有的閉目靜坐，有的展拳施腳，有的
低頭微笑，有的怒目圓睜，有的袒胸露腹，有的
老態龍鍾……神形畢肖，情態各異，個個栩栩如
生。每位羅漢的眼神都充滿了智慧，都徹悟了一
般。工作人員講，碧雲寺羅漢堂與別處羅漢堂的
最大不同，是其中藏一位皇帝，它就是乾隆
帝。
聽說乾隆皇帝也在五百羅漢之列，我們一下來
了興趣，然尋了半天也未能辨認出。經工作人員
指點，才知第444尊羅漢「破邪見尊者」明顯與
眾不同。他不是一襲袈裟，飄逸的僧衣；而是一

身戎裝，金盔金甲，外罩長袍，一副大清天子御
駕親征的打扮。只見他雙目微睜，隱隱含笑，彷
彿大勝還朝，志得意滿。這便是乾隆帝了。堂堂
一朝天子為什麼要擠入羅漢堂呢？這是一個頗為
有趣的謎。堂中小軒有一副對聯，是乾隆親筆，
頗能說明問題。上寫「果證吉祥雲，三千已遍；
觀融功德水，五百非多」。意思是說羅漢修行圓
滿，功德如水，遍及三千世界，五百人數並不算
多。言下之意他也可以加入其中。佛教認為，人
修行後可達到不同的果位，有一、二、三、四果
之分。其中四果成就最高，取名為羅漢，達到涅
槃的最高境界，可以消除一切煩惱，不再生死輪
迴。乾隆一生信奉佛教，覺得「聖心與佛心無二
無別」，自己已經修行到了羅漢的果位，並幻想
「聖壽與佛壽亦無二無別」。他雖不敢與觀音、
普賢、文殊、地藏等菩薩相比，但也認為自己的
修行有了一定的成就，不為世間一切所惑。興建
羅漢堂時，乾隆來到這裡。他認為，羅漢金身可
以長久存在，把自己塑成金身羅漢，可以永遠受
到人們的供養，令人敬仰禮拜，於是下旨把自己
塑造成羅漢，排入眾羅漢中。在蓮花盛開祥雲繚
繞的西天，與諸佛一起享受無盡的極樂。
進羅漢堂必然要祈禱一番，然後開始數羅漢。
所謂數羅漢，其實就是在508尊羅漢中尋找你自
己。數羅漢的方法有三種。一是男左女右：進羅
漢堂大門後，男士靠左邊開始數，女士靠右邊開
始數；二是順其自然：當你跨進羅漢堂時，你的
哪隻腳先跨進門檻，就從哪個方向開始數；三是
隨意隨緣：可以在羅漢堂任一尊羅漢面前開始

數。具體數的數字，就是你的實際年齡。數完你
的歲數後，那尊羅漢就是您「自己」了。當數到
最後一個是笑臉羅漢，據說你祈禱的事就定然成
功，反之亦然。這當然是傳說。我和老申心照不
宣地「兵分兩路」，按照自己的實際周歲隨意數
羅漢，為明天洽談新產品一舉成功而「祈禱」。
再次相逢時，我和老申的臉色都比較陰沉，情知
都遇上了「惡羅漢」。雖然我倆都是無神論者，
可碰到這事心裡總是有些不舒坦。最後還是我想
得開，拉老申的膀子走出殿堂。路上，我勸慰
老申：「信它什麼？鬧玩的。晚上二斤紅腸，
一瓶二鍋頭，再美美睡上一覺，明天洽談肯定成
功。」
然而有些事還真有點邪乎。第二天去洽談新產

品時，對方稱此項目已被江西一家企業長途電話
聯繫去了，接產條件全盤
接受。我和老申心裡一
驚：難道真驗上了？老申
是個老實人，見無指望，
便要打道回府。我卻不服
這口氣，拉住老申，呷了
一口茶，穩定情緒後，鄭
重向對方再次陳述我們不
遠千里來接產的誠意以及
我們企業得天獨厚的條
件，並強調電話聯繫並非
一錘定音，真正面談時也
會碰到不少問題，希望對
方不要錯過眼前機會。同
時，在敏感的包銷費上，
我們經過周密計算，適當
做了一點讓步。
終於，「柳暗花明又一

村」，對方和我們達成了

正式協議。
晚上，我倆再次對飲時，一向不善言辭的老申
不禁發起感慨來：「羅漢堂祈禱徒有虛名，還是
人的因素第一。同樣，要成就一件事，沒有堅韌
不拔的精神，也不會成功。」「哈哈，你算是大
徹大悟了。來，再乾一杯。」
其實，羅漢堂祈禱數羅漢，乃是民間百姓習慣

採用的從心理上緩解各種煩惱、困難，祈求平安
吉利的精神手段，這是一種建立在信仰上的祈禳
文化，也是一種傳統習俗，並不能解決實際問
題。羅漢堂裡的一副對聯也道出了其中玄機，上
聯是：事在人為，休言萬般都是命；下聯是：境
由心生，退後一步自然寬。
如此而言，羅漢堂裡數羅漢只是一種娛樂活動

而已。萬事還要靠自己。

羅漢堂裡數羅漢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老
聽
中
央
常
稱﹁
城
鎮
化﹂
，
卻
全

不
知
是
何
概
念
。
周
前
應
梅
縣
僑
務
局

朱
曉
雲
局
長
之
邀
，
返
家
鄉
梅
縣
出
席

﹁
梅
縣
歸
僑
、
僑
眷
代
表
大
會﹂
。
看

到
書
記
張
文
廣
和
縣
長
鍾
光
靈
、
梅
縣

縣
委
常
委
曾
京
銘
統
戰
部
部
長
等
，
看
到
梅

縣
縣
政
府
的
招
牌
改
了
。
那
是
今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
具
千
五
年
歷
史
的
梅
縣
經
國
務
院
批

准
，
梅
縣
撤
縣
設
區
正
式
掛
牌
了
，
縣
書
記

稱
為
區
書
記
，
縣
長
改
稱
區
長
等
等
稱
謂
有

改
之
外
，
新
城
市
面
積
由
過
去
近
三
百
平
方

公
里
變
為
三
千
零
五
十
三
平
方
公
里
。
別
以

為
筆
者
筆
誤
，
實
情
是
擴
大
了
九
倍
，
下
轄

十
九
個
鎮
，
一
個
辦
事
處
，
一
個
高
新
區
管

委
會
。
現
時
總
人
口
是
五
十
九
萬
餘
人
。
根

據
領
導
計
劃
，
擴
容
提
質
，
梅
縣
區
將
變
成

城
鄉
一
體
化
格
局
，
農
村
人
變
為
城
裡
人
，

馬
上
自
我
提
升
了
。
並
非
浪
得
虛
名
，
而
是

實
質
上
提
升
了
，
享
受
着
與
城
裡
人
一
樣
的

教
育
、
醫
療
、
衛
生
、
就
業
、
社
保
，
擁
有

如
城
市
人
的
生
活
質
素
，
享
受
城
市
人
的
收

入
，
如
農
村
人
的
休
閒
生
活
哩
。

昔
日
梅
縣
是
山
區
，
窮
鄉
僻
壤
之
地
，
為
生
存
，

為
改
變
生
活
環
境
，
梅
縣
人
大
多
遠
赴
重
洋
，
出
外

謀
生
，
所
以
梅
縣
是
著
名
僑
鄉
。
梅
縣
人
是
文
化

人
，
深
知
教
育
可
以
改
變
命
運
，
所
以
梅
縣
也
是
教

育
之
鄉
。
人
傑
地
靈
的
梅
縣
人
，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

而
今
梅
縣
農
村
人
變
了
城
裡
人
，
已
不
同
了
。
爽

呢
！當

日
梅
縣
區
召
開
第
十
二
次
歸
僑
、
僑
眷
代
表
大

會
。
出
席
的
有
被
委
任
為
僑
聯
榮
譽
會
長
的
芬
姐
和

名
譽
會
長
的
李
有
權
、
副
主
席
王
文
康
。
芬
姐
還
代

表
海
外
嘉
賓
在
會
上
講
話
。
她
情
深
款
款
、
熱
情
洋

溢
講
話
稱
，
冬
至
前
夕
返
到
梅
縣
區
出
席
大
會
有
如

返
到
家
的
感
覺
，
故
鄉
水
特
別
甜
，
故
鄉
情
特
別

濃
，
重
要
的
是
每
次
返
到
家
鄉
都
有
日
新
月
異
變

化
，
她
感
謝
家
鄉
領
導
精
明
對
人
民
熱
愛
，
特
別
是

對
僑
務
工
作
作
出
重
大
貢
獻
。
區
委
書
記
張
文
廣
、

區
長
鍾
光
靈
和
梅
州
市
僑
聯
主
席
蔡
雪
嫦
在
會
上
講

了
話
，
充
分
肯
定
歸
僑
、
僑
眷
對
家
鄉
建
設
所
作
貢

獻
。
並
為
各
級
僑
聯
工
作
提
出
指
示
，
要
求
立
足
本

職
，
敢
於
擔
當
，
凝
聚
力
量
，
深
刻
了
解
和
把
握
僑

務
工
作
要
點
，
為
僑
胞
辦
實
事
，
為
適
應
新
形
勢
發

展
，
讓
僑
聯
真
正
成
為﹁
歸
僑
僑
眷
和
海
外
僑
胞
之

家﹂
。 故鄉水甜 故鄉情濃 思旋

天地
思 旋

■震旦博物館 網上圖片

■碧雲寺 網上圖片

■這書雅俗共賞，讀來興趣盎然。
作者提供圖片


